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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——以《大淖记事》为例

[摘 要]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，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、善、美。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，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人性的赞美。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，别有特色。主要表现为雅俗并济的大白话，返朴归真、浅显直白；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苏北水乡方言，贴近老百姓自己的生活，令人倍感亲切。同时，还有浓郁的文言色彩，清淡自然，别有情致。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，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，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“文学的启蒙传统”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。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，就其语言艺术来讲，其真实性；打破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的界限，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，俗中见雅，雅中见俗，淡而有味，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；重视对氛围的渲染，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；朴实无华；全局把握，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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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，让人眼前为之一亮。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，十分喜爱他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小说。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，干净清爽，十分圆润。这种语言的魅力显然和他那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是分不开的。在他的文论中,谈到小说语言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。他曾反复阐述:“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,是和内容(思想)同时存在,不可剥离的。”“语言是小说的本体,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并以这种小说语言本体论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小说语言工具论。读汪曾祺的小说，不难发现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，并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，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。在他的小说语言中，最能充分体现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。        

    诚然，作家是最讲究语言的。将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称之为“诗化的语言”，不仅是因为其小说语言的优美，更重要的是其更胜人一筹的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。在汪曾祺看来，美的、富有诗意的生活是丰富生活的组成部分，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部分用自己的方式，尤其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，而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魅力正是在于他能够用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，将民间日常平凡生活中的这种美和诗意表现出来，告诉给人们生活是很有意思的，也是很有意义的。 

    首先说一下他的雅俗并济的大白话。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苏北高邮水乡，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，在作者的眼里心底，“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。”对于这里的一切，作者无不怀着温馨的感觉。故乡人说话的习惯、表达情感的方式、日常行为的准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，这使他的情感、气质、心灵都显示出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。在他的小说中，将家乡的俚言俗语与现代白话文巧妙地糅合在一起，又从古典文学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，形成自己错落有致、亦庄亦谐、文白杂糅的“大白话”的语言风格，这种类似于长短句的大白话，浅显直白，却又充满古典韵味，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一种淡泊超然的气韵。

汪曾祺的大白话，并非是白开水似的大白话，而是返朴归真、雅俗并济的大白话。这是与汪曾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深切体悟密不可分的。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语言意识，既能够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之上，又能够表现出它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。这种大白话式的小说语言是在自发的个体语言之上的提炼与升华，他可以对众多的个性化口语、书面语言进行感知，察觉其背后的思想感情、人生经验以及对于生命的认识，并且能够把这些语言进行提炼升华，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写作风格。这种独特的语言写作是作者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重现和创新，它能够比较客观地描绘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，但也能够创造性地融入了作者自身的价值观与人生观，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小说语言世界。有人认为汪曾祺的语言为“韵白”，认为作家总是通过语言修辞来实现对世界的想象的。的确，一种语言形象的想象，也就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想象。汪曾棋小说的大白话，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凝结着现代作家认同的现代白话文形象。在这里，他的大白话，既可以看作是现代作家审美情趣的体现，也可以看成是现代作家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。

有人认为汪曾祺的这种“大白话”式的小说语言，实际上是一种“写话”式的文学语言。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。称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为“写话”，这是因为汪曾祺一直认为“照生活那样去写生活”，“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”，“做到无意为文，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”等的观点，这也是汪曾祺所坚持的美学观念。然而，他的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原生态的口语化语言，而是对日常语言经过必要的“发酵”之后形成的这种“写话”或“大白话”式的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    其次说一下他的地道的方言。自五四以来，尝试着把民间语言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。老舍也热衷于此。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，我认为汪曾祺则更胜一筹。这是因为老舍的民间语言多半只能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，而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。汪曾祺则与此不同，他的小说往往是在大的叙述框架上，来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。《大淖记事》中挑鲜货的姑娘们喊的口号：“好大娘个歪歪子咧”，还有在《星期天》中的“操那起来”，既有地方色彩，又把人物写活了，再如《岁寒三友》中一段“早！早！吃过了？偏过了，偏过了！”极其富有情趣。运用方言实际上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去贴近生活，像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皆是。因此，多年后的汪曾祺总不忘强调民间语言对自己的影响。

    最后说一下他的浓郁的文言文色彩。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；又有人说，汪曾祺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。翻遍他的《全集》，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，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呢？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、文字风格中去找原因了。

   以《大淖记事》为例，从以下五点说一下：
    一、真实性

   艺术来源于生活，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。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。例如，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，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，写出了《商州初录》等优秀作品。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，由于没有深入、细致的了解，因此比较肤浅，文学价值不高，如《废都》，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。

   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，很多小说里的人物、语言、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、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。在《逝水<大淖记事>是怎么写出来》中，有这样的描述：“我从小喜欢到处走，东看看，西看看。路过铁匠店，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，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。路过画匠店，我歪着头看他们画‘家神菩萨’……”

《大淖记事》里的大淖、铁匠、妇女、人物的习性，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。其语言来源于生活，朴质真实，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。

王安忆说“汪曾祺的小说，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。总是最平凡的字眼，组成最平凡的句子，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。” 不加过多的粉饰，信马由鞭。王安忆又说：“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，他几乎从不概括，而尽是详详细细，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，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”。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。例如：“这里的人，衣服被里洗过后，都要浆一浆。浆过的衣服，穿在身上沙沙作响。浆是芡实水磨，加一点明矾，澄去水分，晒干而成。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。一大盆衣被，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，买一小块，用热水冲开，就足够用了。”（《大淖记事》）。用极其平凡、朴质的语言，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。他喜欢用“的、得、过、跟、了、去”等，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。我读他的文章，常常想用四川话读，而不是普通话，就是因为其强烈的口语化。

小说中常出现方言，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，亲切、自然，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如莲子爱唱“打牙牌”之类的小调：“凉月子一出照楼梢，打个呵欠伸懒腰，瞌睡子又上来了。哎哟，哎哟，瞌睡子又上来了„„”。再如，姑娘媳妇当挑夫时，打起号子来也是“好大娘个歪歪子咧！”——“歪歪子咧„„”方言、小调等民间语言，本来就是来自民间，真实地再现民间的生活场景，反映民间的心理状况，其语言的真实性蕴含其中。

   二、打破了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的界限

    《大淖记事》中，在叙述和描写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巧云的爱情故事以前，基本上不具备小说的情节，只是用流水般的语言，随意漫谈，展现一幅幅生活场景和自然风光，具有散文的特征。“形散而神不散”，这些描写看似像流水，四处蔓延，但最终都汇入大海，这个“大海”就是指为展现淳朴的人性美，展现作者深刻的民间立场。例如“挑夫们的生活很简单：卖力气，吃饭。一天三顿，都是干饭。这些人家都不盘灶，烧的是“锅腔子”——黄泥烧成的矮瓮，一面开口烧火。烧柴是不花钱的。淖边常有草船，乡下人挑芦柴入街去卖，一路总要撒下一些。凡是尚未挑担挣钱的孩子，就一人一把竹筢，到处去搂”。这不能称其为小说，只能是一种散文式的写法，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挑夫们的勤劳、朴实等人性美。

“青浮萍，紫浮萍。长脚蚊子，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（一种水鸟），擦着芦穗，扑鲁鲁鲁飞远了。”（《受戒》）这不是小说，读来朗朗上口，有诗歌的韵律，也有诗歌的意境。

但小说还是有其完整的故事情节，用叙事性的语言展现了十一郎和巧云的爱情故事。对话是小说常用的一种语言方式，在人物的对话中推进情节的发展。

小说一般是以故事为纲，可是看完了，我满脑子里更多的是人，而不是故事情节，仿佛故事变成了故事情节变成了小说种的一个小插曲。但这种顺其自然的闲话文本表面上看来不象小说笔法，却尽到了小说叙事话语的功能，有一种清新自然美。把诗歌、小说、散文完美结合，诗意性和叙述性和谐交融。我认为诗歌属于雅文化，小说属于俗文化，散文介于而者之间，汪曾祺大打破小说、诗歌、散文的界线，使其小说俗中见雅，雅中见俗，淡而有味。似一幅淡雅的水墨画或连绵起伏的清秀山脉，又如梦幻的童话世界，时常展现纯朴、浪漫、强烈的爱情故事。此点《大淖记事》和沈从文的《边城》在语言上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    三、渲染氛围，展现人性美
   《大淖记事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之一的小说“汪曾祺小说的风土人情不是故事的环境描写，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精      神     出      现    ，   人    物   、    环     境    、   故     事    、     情    节      倒      退      到    了   次     要      位     置   ，   使      当     时     不    可    动     摇     的     创    作    原     则     （     如     典     型     环     境     、   典    型    性    格    ）    由    此      得    以     根     本    上    的 动 摇。‘五四’以来  被   遮   蔽 的 审 美 的 传 统 得 以 发 扬 光 大 ”重视 对  氛    围    的    渲     染   ，   来    展    现    人     性     美     。   这     种  “    人      性      美    ”    就   是     一    种      艺    术      审      美精神。

“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。月亮真好啊！”多么唯美温馨的画面，“月亮”象征着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爱情，月    亮    真    好     啊   ”  展    现    了    朴   实、 纯    真    的     爱   情    。 纯     洁    、 坚贞    的     爱    情    是     人性美的一个部分。

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说中，有更为明显的展现。“英子跳到中舱，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，划进了芦花荡。芦花才吐新穗。紫灰色的芦穗，软软的，滑溜溜的，像一串丝线。有的地方结了蒲棒，通红的，像一枝一枝小蜡烛。青浮萍。长脚蚊子，水蜘蛛。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。惊起一只青桩（一种水鸟    ）   ， 擦       着     芦      穗      ， 扑     鲁       鲁       鲁  飞       远        了------”（《受戒》）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爱情的理想国度，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境界。在碧波芦荡中，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，展现了人性美。写出了朦胧的爱，迷离的情，写出了他们的朴质、纯洁、浪漫与天真，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，醉人心田。澎湃的灵性，梦幻的诗趣，一尘不染的情思，演绎了一场朴实无华而又不落俗套的爱情故事，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，动人心弦。

汪曾祺不仅擅长自然风光的描绘，而且擅长用风俗来渲染氛围，以展现人性美。“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，自由自在，原始淳朴，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，展现他们的  七   情   六   欲，表  现   出   一   种   超    功   力   的   潇    洒   与    美 ”。“他们的   生   活   ， 他    们     的     风    俗   ， 他    们   的     是     非    标    准    、  伦     理    道     德     观   念     和    街     里     的      穿长衣念过‘子曰’的人完全不同（《大淖记事》）。 

    而“风俗”更能体现汪曾祺小说重视氛围的渲染，展现人性美。“风俗”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觉的呈现，甚至反映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，“风俗”又是来自民间，其生命里极强。小说中大量对“风俗”进行生动、细致的描绘，也可以增强其趣味性。汪曾祺笔下的“民俗”描写，人称“风俗画”写法，有其独特性。

不自觉的写作中，汪曾祺对风俗的描写，实则是渲染氛围，展    现    人    性     美    。  例     如    ：   锡    匠    们    的    娱    乐     便     是     唱     唱     戏     。    他    们     唱      的     这      种      戏     叫做“小开口”，是一种地方小戏，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（巫师）请神唱的调子，所以又叫“香火戏”。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，但大都会唱香火戏。戏的曲调虽简单，内容却是成本大套，李三娘挑水推磨，生下咬脐郎；白娘子水漫金山；刘金定招亲；方卿唱道情，可以坐唱，也可以化了装彩唱。遇到阴天下雨，不能出街，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。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，——听。“小开口”萦绕一种闲适的氛围，寄托“大淖”人们的向往，“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”把女性喜欢热闹以及异性间不回避的吸引展现出来，质朴，洒脱，更显其人性美。

要达到这样的效果，语言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。读汪曾祺的小说似乎去乡间漫游，其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“风俗画”，渲染了氛围，凸显出人性美，健康的美。

    四、朴实无华

    汪曾祺的小说和沈从文的小说一样，喜欢采用白描的手法，像出水芙蓉，清新淡雅，不刻意地雕琢、粉饰。常采用地方方言，展现浓郁的地域风俗等民间性的精华，朴实中见真，真中显其趣味性。

     五、行云流水，洒脱中自有章法

   “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。言的美不在一个个的句子，而在于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。包世臣论王羲之字，看参差不齐，但如老翁携带幼孙，顾盼有情，痛痒相关”《大 淖   记   事 》  的    语   言    行 云  流   水  ， 洒    中    自    有   章   法    ，  叙    述   在   不    受    拘   束地信马由鞭。

                汪    曾    祺     是    语      言    大  师     。 小    说      语    言    的    特    点      相      互   渗     透      、 交   融     、     影        响      。    其   小   说    语    言     就    像    一      杯     茶     ，  清     新    淡      雅      ，     雅     俗     相     间   ；  又      如    行     云     流      水      ，     洒     脱    中     自    有     章      法    ；   口    语     话    、   俗     语    让     其 真    实     动    人    ；   重      视    氛     围     的     渲  染，展 现人性美。其小说语言上独 到的 建树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也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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